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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知我心

夜
把银汉渲染成

一片漆黑
唯有妳

敢将夜幕撕开
闪闪磷光

在对我挤眉弄

一加一

当我洞悉
一加一并不等于二

之后
便放弃了经商
转行来写诗

——天花乱坠
任意填写

自己喜欢的答案

毕竟
连我本人也不知道
自己最喜欢的答案
到底是甚么？？？

新诗两首
故人

过去
刀飞

推开那扇岁月的窗扉
五色球变幻眩目
像走马灯的旋转

悲欢离合，阴晴圆缺
一切可见而不可触
犹如远去的江河

带着熟稔的声音缓缓潺流
玻璃窗前无言的露珠

一直在心头点滴

小诗三首

世事

带着长长尾巴
一层又一层覆盖
静默时可以很静

偶叛逆摆动
翻了天覆转地

收割
推着一车车成果回家

在老花镜下数着带回来的喜悦
岁月原来

也将我的青春收割打包

水中花
冉起

是不甘沉寂
挺立

不为随波逐流
即使

风雨鞭笞
仍坚持为你开瓣

梁心瑜

为什么？
当陈伯的儿子，喝骂出

一段有悖常理的话时；惊呆
了整条巷子的邻里！

廿多岁的儿子，向六十
几的陈伯索取不到钱时，儿
子用力把木凳摔向门口。
对着父亲狂吼“你既然什么
都没有，你 为什么 生我出
来？你生我出来干嘛？你
带我来这世间丢人呀？”“别
人有屋有车，我们只能租这
细小的斗室，连架单车都是
残旧的！”红了眼的儿子从
瑟缩的母亲手里，抢过家中
唯一仅剩的钱；愤愤跑出家
门。而，这也是陈伯夫妇望
着儿子，最后的背影。

因为，第二天公安来告
诉他们。一青年挪走替黑
社会卖白粉的钱，到赌场输
清了。被黑社会人追打，狂
乱冲出马路时，让驰过的大
车辗毙了！陈伯夫妇在血
肉模糊中，认证是儿子。因
家太贫，经由地方政权移去
收殓！

当夫妇二人转回租屋
时，房东把他们简单的衣
物，装成两袋，堆在门口；给
他们退租了！

在邻人交头接耳，纷纷
议论中，夫妇相扶走出租屋
的巷子！

天桥底，陈伯让陈妈高
烧的身子，依着桥墩睡下。
看着河水默默流淌，仿佛又
回到儿时。五十年代战火
中，父母同样带着他和众多
难民，在桥底下睡觉。

那时代住的都是茅屋，
还没有电流。点着的油灯，
一打翻就走火。烧起来通
常是十间廿间的，一拼烧
光！到处流浪，是陈伯童年
的过程。睡桥底，楼梯底；
屋檐下。那时物质贫乏，他
们生活简单，没有要求。那
里有工作，有两餐饭吃，就
是最大的快乐！

陈伯从十岁跟着几个
大童工，当擦鞋仔。少年
时，茶楼捧粉麺。青年，在

货仓做搬运。壮年算是学
了门手艺，当泥水工人；跟
着工头到处盖房子。在工
友的磨合下，四十岁的他终
于也走进人生的另一阶段，
租了房，结婚生儿了。陈妈
是农村上来的孤女，大家都
是文盲，生活但求粗茶两
餐，便感足够！儿子出生
时，也是陈伯父母，因长年
的辛劳，加上营养的欠缺，
亦相继病逝！

不过，陈伯父亲过世时
是面带微笑。因为，他看到
孙子的出生。而相熟的人
都说，陈伯夫妇将来有儿子
福享！

陈妈带着孩子去当帮
佣，穿着主人家孩子舍出的
旧衣服。但，因儿子太喜欢
小主人的玩具，机器人；积
木车等………。每次，都因
儿子的偷窃，而被解雇！如
此，东家西家，毫不固定的
工作中，生活无法安稳。加
上陈伯在工地，一个失误，

从高处摔下，断了右脚。再
也不能当泥水工了。从此，
断炊断粮是经常的事。成
了残疾的陈伯，除了拄拐去
买彩票，也不能再有其它工
作。只是，夫妇两人，永远
也想不通的问题是。为何，
他们的儿子，不肯去做苦
力，或当泥水匠。

九十年代的儿子，要手
机 ，要 摩 托 车 ，要 时 尚 衣
物。他跟着小混混，去扒
手，当小偷。也曾说要赢大
钱买房子。这一切陈伯夫
妇 自 少 到 老 都 没 有 思 想
过。因为，他们的父母亦是
什么都没有！

假如，他们有房子，有
车，有手机……儿子是否就
……！

陈伯用那长满老茧
的手，掩着皱纹的脸。禁不
住泪水纵横的嚎啕！！亦禁
不住同样的问：“ 爸爸，你
什么都没有，为什么 要生
下我 ”？…………？？

石卵缘 飞翔

碧海蓝天的石卵海滩
上，阿恒和闺蜜阿好手牵
手闲情逸致逛，阿好时不
时捡起一块小石卵向海掷
去，阿恒也学着捡起一块
小石卵向海掷去，然后两
人呵呵大笑起来。阿恒再
次捡起几块小石卵握在手
中，转一圈向空中掷，突然
在海风中传来“哎呀！”声
音，两人大惊赶紧往岸上
跑。一个大男人在她们身
后手按头大咆哮，并捡起
石卵向她们掷去。

她们跑得好快，阿恒不
小心摔倒伤了膝盖，阿好扶
着阿恒进医疗站检查膝盖
的伤势。进去发现医护人
员正包裹被她们掷石卵击
中大男人的头，大男人看到
她们即怒吼：“就是这两女
人掷破我头”，她们连忙向
大男人连声道歉。大男人

看到阿恒的膝盖流血即说：
“ 跑 到 跌 伤 膝 盖 了 ，没 事
吧！”阿恒尴尬地回说：“谢
谢！没事，先生的伤势还好
么？”大男人苦笑：“好在是
小石头，若大石头我的头就
穿了个大窿了”，阿恒连忙
说“对不起”。

翌 日 ，阿 恒 和 阿 好 在
离古石庙附近咖啡馆喝饮
料，她们正闲聊时，突然一
个熟悉的男声传来：“两位
好！我们又见面了”，她们
抬头看原来又是那个大男
人。大男人说：“我们算是
有缘，不知可否交个朋友
么？”大男人没等她们回话
伸出手说：“我叫文林，很
高兴认识妳们”，她们礼貌
和文林握手然后请文林共
坐。文林自我介绍是某房
地产公司的经理，她们也
自我介绍是胡志明市经济

大学临屇毕业生。在天南
地北地聊时，文林的双眼
总往阿恒注视，令得阿恒
脸红耳热，而文林的形态
均被阿好捕捉，阿好笑笑
心中暗付“这回可有戏看
了”。

往 后 日 子 ，不 论 文 林
约 她 们 用 餐 、逛 街 、唱
K……. 阿 好 都 找 借 口 不
去 ，让 阿 恒 单 独 和 文 林
去。只短短的 2 个礼拜假
期，在文林潇洒风度与百
般的呵护下，阿恒芳心已
默 许 。 回 来 西 贡 的 第 二
天，文林就向阿恒求婚，阿
恒也接受了。然而他们的
婚姻不获女方长辈允准，
唯一阻碍他们婚姻的就是
两人年龄悬殊甚大。文林
45 岁而阿恒才 20 岁，而且
对于文林的家境人身还没
彻底了解，因此女方长辈

已说绝对不赞成他俩的婚
事。在无计可施之下，他
们俩不再管女方长辈的反
对选择了旅行结婚。

就在他们准备起程到
大勒的前几天，文林接到
阿恒父母电话说同意他俩
的婚事。原来阿好被阿恒
父母套话套出了他们计划
到大勒结婚之事，阿恒父
母以为旅行结婚是私奔赶
紧答应了，并约双方长辈
见面，至于大勒旅行结婚
当成了他们平常旅游。

在 爱 情 盆 地 的 红 土
上，阿恒依偎在文林怀中，
文 林 自 裤 袋 中 一 物 问 阿
恒：“亲爱的！妳看这是什
么？”阿恒看到文林手握着
一 块 卵 石 ，惊 奇 问 那 来
的？文林微笑说：“这是妳
掷我头破的卵石”，阿恒呵
呵大笑。

两个搓香架的沧桑岁月
曾广健

最近，把整套经历快有半
个世纪的搓香工具：搓香架
（两个）、晒香架（一对）、香搓
和一把晒香竹条转赠给友人
时，即将遗忘的数十年搓香生
涯顿时又被勾起，别有一番滋
味。

这两个搓香架在和平后
诞生的，分别一个45年和一
个40年，是我两位姑姐的搓
香为生的工具，沾满厚厚的血
汗与苦乐。

45年那个是1975年南方
解放祖国统一后，大姑姐在那
个香庄工作歇业后，她返回家
里以搓香为生。于是，由四伯
父和父亲（父亲排第五，两人今
已逝世）就为大姑姐（父亲的大
家姐）用木板和木条钉成这个
搓香架，一对晒香架和买来一
把10多枝长竹条用来晒香。

1979年，六姑姐（父亲妹
妹）不再上班也在家与大家姐
一起搓起香来。于是，父亲和
表哥（三姑妈的长子，自小在
我家居住）也钉个搓香架给六
姑姐搓香。

每天清早，大姑姐起床洗
梳洗后，她就把香胶粉和木粉
倒进一个塑料盆里，然后按一
定的比例把水倒进去混合，并
用手不停地揉搓成不稠不稀
团状的香泥（即香胶），然后分
成二，拿出厅外放在两个搓香
架上，再用一张布盖上去不让
风吹干。之后，两姊妹就去买
菜，回来后母亲就开始做菜煮
饭和料理家务，而两位姑姐就
开始搓香。

她们各自端坐在自己的
香架前，左手握着一束染了
色部分的香骨，白色香骨的
一头放在香胶上，右手用香
搓板一压，把香胶缠绕在香
骨上，接着，巧手地一搓一挪
出来后，然后力道全凭经验，
再在黄粉上下搓揉，顺势把
一根表面光滑匀称的香就搓
成了。

她们一直搓至中午饭菜
煮熟吃过后就继续搓香，到傍

晚洗澡和吃过晚饭后，又继续
搓。有时，若有好看的电视
剧，她们才放下工作去看。要
不是，晚饭后就继续搓至深夜
10时才收工去睡觉。

其实，搓香的原料很
多，包括香胶粉、木屑粉、黄
粉、香骨（即竹子劈成一枝枝
幼幼的，有4至6寸长）、香料
和香油等，大多是由六姑姐前
往第六郡和第十一郡专售各
种香料的香庄香购买。有时，
我们兄妹放假时都会帮忙去
买。

常言道：搓香是靠天食
饭。的确如此，当购买香骨
时，得将一把一把骨脚染上粉
红色或红色，留下原白色部分
搓成香。所以当把香骨买回
来后，要打开拿去晒太阳，晒
了几天干了后才可以用。

以前，当两位姑姐把香
搓成后，早上放在门口晾晒，
午饭后就拿过对面屋旁晒，
后来只放在门口晒。每日下
午3时，大姑姐就收起亁了的
香，然后数成一把一把500枝
或 450 枝出售。至夕阳西下
后就把香、晒香架和晒香长
竹条收回来。每天下午放学
后，我们兄妹都会帮忙收回
家，继续放在门口把未晒干
的香或刚搓好的香让风来吹
干。在晒香的过程中，要多
次把香收起来再展开来晒，
好让香枝快干和干得均匀。

做香行业最怕的是雨
季。所以每到雨季，我们要常
看天气的变化，把晒香架和香
枝收来收去，搬出搬入，十分
辛苦。有时，我们帮忙收时都
会把普通香和檀香，或晒干与
未十分干的香枝弄乱了。如
果没有阳光，香枝久干，不能
交货。我家做香虽然都是购
买上等的原料，但有时买到劣
质原料令到十分难搓。尤其
是买到不好的香骨，当香枝燃

起后被熄火，遭客人投诉。
手搓香要考究制香人的

手上功夫，看起来十分容易，
其实当搓起来确实不易。记
得小时候，我们兄弟有时尝试
搓香，但搓来搓去，很久才搓
出一枝香来。有时，还把香胶
弄得黏满香架和香搓，就不能
搓了。此时，方知道搓香要有
技术，所以每挣一块钱熟不容
易。再说，在做香过程中，我
们全家人的手，经常给香骨和
晒香长竹条的竹刺插伤过。
一旦被竹刺插进手里，得用针
把它挑出来。

我们并不是什么香庄，只
是在家搓几枝香在门口卖。
别人搓香很快，也搓得很多，
但两位姑姐每天搓到2000枝
左右。因为她们慢慢地搓，所
以搓出来的香比较结实，烧得
比较久。而她们只搓普通香
（惯称粗香）和檀香（人们把有
香味的香惯叫为檀香）两种。
她们所做有香味的香是使用
香粉或香精与香胶混匀搓出
来，并不是喷香水，所以久放
还香；而且香枝只有使用黄粉
而没有染色。她们除了搓一
般的幼香外，还有搓如手指粗
的六寸和八寸的长寿香。

随着日新月异，科技发
达，在21世纪初叶，人类发明
了搓香机，制造出来的香又
快又光滑又干净，因此，很多
人也转用搓香机搓香。可
是，我的两位姑姐还是以传
统手工的搓香，虽然比较粗
糙，也有掉香粉，不过，还有
很多人仍喜欢使用纯手工搓
成的香枝。为了环保，烧香
的人越来越少，做香生意越
来越淡，现在几乎没有人工
搓香了。后来，两位姑姐年
纪越来越大，所以搓香也没
有当年那么拼搏，每晚比较
早休息。但是数十年来，每
年都是固定从农历正月初六

开工至腊月二十七、二十八
收工打扫后才过年。

在搓香生涯中，搓掉两位
姑姐的青春年华，她俩的婚姻
幸福同时被搓掉。天有不则风
云，在2016年6月的一天，大姑
姐不幸在厨房里跌倒断了一根
腿，于是就把两个搓香架、晒香
架寄到对面朋友的家里，把地
方放张床让大姑姐躺着，以方
便医治和照顾。从此，就结束
了两位姑姐的搓香生涯。

由于大姑姐当年 77 岁，
不宜施手术，而且手术费要上
亿元，我们也没有能力。于
是，就请跌打医生给她包扎医
治。当医好后，大姑姐从床上
掉下来，把另一条腿弄断了，
又要再包扎，但包好后又不能
行动。尽管我们常帮她锻炼
站起来和走步，最后只是徒劳
无功。在2019年4月的某天，
大姑姐午觉醒来时突然不能
说话，也不能举动，难以吃喝，
她无意识瘫痪在床，变成了一
个废人。

自从大姑姐跌断腿后，由
60多岁的六姑姐和母亲边料
理家务边照顾她，给她坐、躺、
吃喝或大小解等，把她抱上抱
下，非常辛苦，也被弄到周身
酸痛，我们见到也感到心疼。
自从大姑姐发生跌伤后，她的
费用比我们一般人高。在
2020年5月3日，大姑姐就撒
手人寰，享寿积润85岁。

现在，看见阔别3年多的
那两个搓香架，上面烙印着风
雨斑驳的痕迹，这两个香架饱
受了多少岁月的沧桑和喜怒
哀乐，但苦多乐少。还记得当
年，我们都把养过的几条小狗
拴在搓香架脚里，怕牠们跑出
门口被捉去。这几只狗儿喜
欢朵在香架下面睡觉，彷佛是
牠们的避风港。

今天，这两个搓香架可
以找到到“归宿”，它们虽然只
是一般的工作工具，但凝聚了
我们一家几许亲情与苦乐，希
望得到珍惜！

谭仲玲


